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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个美好的季节，万物复苏，百花齐
放。春天在哪里呢？走进云上南清，我们就
走进了春天里。她宛如一颗隐匿在山区深处
的明珠，纯朴，清新，也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灰
姑娘，逐渐苏醒过来，经过梳妆打扮，终于露
出明媚迷人的美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云
雾缭绕的山峰，清甜可口的山泉，清澈见底的
溪流，绿树成荫的树木，还有那红得似火的鲜
花，曲径通幽的特色民居，百鸟鸣叫的天籁
里，令人仿佛走进了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世
外桃源。

最美人间三月天，在南清的南蕉林里。
小路旁，半山坡上，一排排，一丛丛的南蕉树
挺拔而立，高大修长的身躯，粗壮有力，仿佛
一根根绿色的擎天柱，稳稳地支撑着茂密的
枝叶。像芭蕉叶般的树叶，绿意盎然，如一把
巨大的绿伞，遮天蔽日，投下一片清凉的树
荫。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一串串
蕉果垂挂下来，微风拂过，青翠欲滴，渗透着
清甜与芳香，整片的南蕉林，仿佛一片绿色的
海洋，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这是勤劳的南清村
民辛勤劳作的结晶。

最美人间三月天，在南清的天鹅湖里。
三湖相连，碧波荡漾，碧绿的湖面上，成群结
队的天鹅在湖面上嬉戏，那一对对的天鹅，时

而呢喃，时而交头接耳，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清风徐来，鱼儿们也出来凑热闹，时而游荡，
时而跳跃，荡起层层涟漪，给平静的湖面增添
了无限的生机与动感。这美丽的天鹅湖，过
去可是个废弃的残破不堪、面目全非的石窑
坑。一到下大雨，山洪倾泻，污水横流，村民
们苦不堪言。苦尽甘来，在政府的扶持基金
帮扶下，村民们共同努力，把它改造成了一个
美丽而惬意的天鹅湖。

最美人间三月天，在南清的特色民居
里。这里的民居，建在山坡上，错落有致，白
墙黛瓦，既有浙江余村民居特色，又有本地风
俗特点。道路两边，每一面墙壁，既是一幅彩
绘风景画，又是一幅艺术品。画中有乡村美
景，生态园林，又有动物绘画。那在窗户边伸
出脑袋的长颈鹿，画得栩栩如生，远远望去，
还以为屋子里头关着一头长颈鹿。这些别具
匠心的民居，每一幢都具有烟火气与文化味，
有独特的南国农家小院韵味，居住其中，可闲
庭信步，聆听花开花落，可近观云卷云舒。村
干道两边种上四季茶花，紫荆，菇稔等树，再
加上山茶、杜鹃等花，整座村庄就像一座香气
四溢的大花园。

在当地政府发展“农”“文”“旅”相结合的
富民政策引导下，发展旅游业，南清村民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大力种植南蕉、油茶、橄榄油等经济作物，
如今，观光游客纷至沓来，村民们的钱袋子逐
渐地鼓起来了。这些生动的壁画就是对建设
美丽乡村、生态社会的美好祝福。登上山顶
远眺，俯瞰南清，这是一条农家村庄吗？不，
她是一幅淡雅的充满立体感的水墨画，一曲
悠扬舒畅的音轻音乐，更是一首动静结合，虚
实相生，描写细腻生动的感情真挚的散文诗。

最美人间三月天，不仅在于大自然的美，
更在于一种社会和谐的美。白天里，骄阳普
照，男人们在田园间辛勤地耕作着，妇女们在
采摘香蕉，油茶，老人们在家里喂着鸡呀，鸭
呀，鹅呀，孩子们在家里忙着做家务，写着作
业，吟着诗歌。夜晚到了，村中广场灯火通
明，宽阔的大道上大妈们扭起了广场舞，青年
男女唱起了卡拉0K，孩子们在捉迷藏，嬉戏打
闹，笑个不停。

生命如同四季更替，有春暖花开，也有寒
冬刺骨，只要心中常驻春天，就能够在逆境中
保持希望，在挫折中看到生机，就像种子破土
而出，不畏困难，不为环境所困，只为心中那一
份对光明的向往。让我们在心中种下一个永
恒的春天，用希望浇灌，用善良施肥，用乐观
照耀，这样的春天，就是人间最美的三月天。

最美人间三月天 ■ 黄永雄

今年的橘花节，主会场设在橘州生态
公园。公园就在化州城西，山上种满高高
矮矮大大小小的橘红树。橘花节选在周
末，用意不言自明。

我居住的小区东靠公园，推窗可见满
山橘红树，不用相邀，花香自个儿飘送进
屋。家门口举办如此盛大橘花节，我半个
主人岂有不参加之理？！

一大早，我便赶到会场，找到自己所在
的化橘红研究会，领上证件，自豪地挂在胸
前。整个上午，我便带着这份自豪，在热闹
非凡的会场中度过。尝橘红产品，喝橘红
饮品，赏橘红艺术品，还与研究会的同志合
影，拍视频，齐喊化橘红的口号，为化橘红
竖起大拇指点赞。真的好过瘾。至于会场
上的热闹场景，橘花绽放的灿烂，或其他的
什么，因为自有名记大家妙笔生花，请允许
我在这里略过。

适逢至亲带着朋友从深圳赶来。他们
在赶来橘城的路上时，我给他们发了“橘城
举办橘花节欢迎你们”的信息。只可惜，他
们到橘城时已近黄昏，橘花节谢幕散场了。

晚饭后，我非要带他们上山。理由是，
难得来橘城作客，又难得遇上一年一度的
橘花节，现场感受一下橘花节热闹过后的
余温，挺有意思。

我们一路上山，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路上，上山或下山的人来来往往。

来自深圳的钟生没见过橘红花，还未
到半山腰，他便弯腰拾起一朵脱落在地的
小花，笑着问：这就是橘红花吗？

这不禁又令我自豪了起来。我说，对，
这就是橘红花！

我能不自豪吗？！因为又有一个朋友
认识了橘红花，是我带他来与化橘红交朋
友的。

山上，虽然人比上午的人山人海少了
很多，但还是比往常多很多的。

有人在林荫道上对着橘红树，作深呼
吸，称之谓洗肺。有人找了个幽静的地方，
伸颈开喉放声歌唱。跑步的在主道上来回
丈量花香的长度与浓淡，踢毽子的三五知
己围成一个个互动的圆圈，跳舞的在花间
树下舞动迷人的身姿，发烧友的音响的音
乐此起彼落。还有几档人在山的西边下坡

路的树间，从小车上搬出早有预谋的台凳，
摆上带上山来的零食，围坐着说说笑笑，惬
意无比。有几个时尚的女人，牵几只小狗，
在其中一档坐着。小狗看到我，立刻吠了
起来。其中一个女人笑着说：你戴着帽子，
所以我宝贝吠了。天哪，幸好狗是用绳子
牵着的，不然真是小生怕怕了。

露营的也来了，这是我以前没有看见
过的。帐篷一张开，罩出一片静谧的天地，
罩出一番好心情。看来，这橘红花开的魅
力还真不小。我衷心祝福他们今夜枕着花
香，发个好梦。

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签到，而是来闻
花香、赏花开、享受生活，用自己的方式把
自己活成自己，把自己还给自己。

我想，他们赏个心满意足，闻个心情舒
畅，玩个不亦乐乎后，必然会将这份好心情
带回家，告诉亲朋，与旁人分享。越来越多
的人，你说橘红花，我说花香的浓，面对面
说，信息上说，视频中传递，文字间描述，一
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让小城每个
角落都溢满花香。

站在山顶平台，我数点着化橘红的花
开，一朵，两朵，一簇，两簇，淡黄色的橘红花
绽满一树又一树。化橘红初绽的花蕾就像
在裂开一只只小嘴，和着春天的节奏，吐蕊新
时代的芬芳，唱着新世纪的歌儿。走着看着，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顺眼，心中感慨就越多。

是啊，一朵花激活一座城。没有这朵
花，小城搞不了每年的橘花节，吸引不来四
面八方那么多热爱化橘红的朋友。没有这
朵花，哪怕再靓丽的树也结不出那颗被誉
为“岭南人参”的黄金果，使化橘红从默默
无闻的小产业成长为百亿富民大产业。今
年3月5日上午，带着基层群众的声音和未
来十年的“化橘红梦”，来自化州的全国人
大代表廖志略，带上化橘红树苗，走进人民
大会堂，讲述化橘红的故事，说出两个与化
橘红发展相关的梦想：一个是把化橘红卖
到全国，另一个是把化橘红卖到全球。

相信，我的朋友回到他生活与工作的
城市后，必然向身边人传递橘城关于化橘
红的花香与这份荣光。相信，来小城的客
人，回去后同样必然传颂橘红花香溢满城
的故事。

满城橘香溢
■ 王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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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 80 年代初，我高中毕业投奔了亲
戚，到邻乡做起晒皮鱼生意。每逢有客户来
晒鱼场购买鱼干，当我看到骑着进口摩托的
客户，便羡慕不已。我暗想，倘使我能拥有一
辆属于自己的摩托车，这该多好！

后来，晒鱼干这行当的人多了起来，为求
生计，我转行做起了香精生意，决定到省外开
拓新业务。幸而旗开得胜，在川北阆中签下了
首份合同，我与厂家来往逐渐建立起了信任。

某天，老厂长找我商量，说从公司抵回一
辆铃木摩托。川北地区，山高路险，物不能尽
其所用。他打算将摩托车抵香精款给我，抚
摸着崭新的进口摩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坐骑吗？
于是，我同意了这桩交易。

翌日，该厂职员搭我试车上山后，准备返
回时，我提出试驾。他说：“你以前开过摩托
吗？”我谎称骑过。一开始几下摇摆后，摩托
车随即平稳下来，渐渐我驾驶进入佳境并返
回原地。酒厂门口有等候多时的伙伴林园，
看到这一幕大感诧异，他没有想到我初生牛
犊不畏虎。

试车完毕，林园迫不及待地一显身手，执
意搭我再次上山。行至半山腰时，摩托车忽
然熄火了，他满头大汗说：“难道此车无力？
小小山坡挂至四档也未能爬上去。”我搭在
后面提醒他说：“记得小时候大队拖拉机帮
我拉砖，爬坡时三档不行，好像退的是二
档。”听罢，他火冒三丈，扭头怼了我几句：

“三档不行，挂至四档都无法驱动，哪能退回
二档？要不你来开。”我说：“不管谁来？试
试总该可以吧。”多次加档无果后，他只好做
退档尝试。果然，呜的一声，车突发神力般
稳稳地冲了上去。再次回到酒厂，办完手续

后，老厂长建议去广元给摩托办理火车托
运。经查，这款摩托超重不能办理寄运，我
与林园所见略同，想到自驾回去，相信一路
轮流驾驶，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心动付诸行动。当即去基建工地找来木
方模板，将摩托车后座往后伸延，腾出足够的
空间。在后面捆缚两个密码行李箱及一个汽
油箱。当时川黔地区，山高路险，甚恐加油不
便。车与箱的汽油需要灌满，各自买军衣一
件、帽一顶、墨镜一副。一切安排就绪，午饭
后便匆匆启程。

开始，蜀道向南还算不难，每天早行晚
宿，途中偶遇交警拦查，出示证明后均予放
行，那时候，川黔地区交通简陋，交警配备没
有现在精良，常见三岔路口设一个警岗，交警
手执三角小旗指挥行止。

经南充跨重庆，翻山越岭进入黔北境内，
每晚，对照地图，盘算着明天在哪风餐露
宿！一路上俯瞰苍山如海，仰望崇山峻岭直
指苍穹，不记得走了多少里程。夜晚，风高
月黑，过“凉风垭”山顶时，一阵大风刮来，当
时林园驾驶在前打了个寒颤，我惊恐万状，
只听他轻声说：“别看啊，我帽子被风吹落山
崖了。”我在后面抱紧他小声回复：“别说话，
注意开车，我帽子也被吹落了。”那夜跨过

“娄山关”在山脚旅店落脚时，我俩感到惊心
动魄，苦笑后拥抱而哭……

经贵州桐梓后，我俩再也不敢莽撞行事，
每天太阳下山前便找店入住休息。连续几天
的夜宿日驰，终于回到广西地界。早出金城
江不久，便与交警迎面相遇，我一时心慌，摩
托车熄火，被逮个正着。交警要我出示驾驶
证，我按惯例呈上《证明》。他说：“无需任何
解释，我只认驾照，不看《证明》。”我反复强

调，有交通局的《证明》可以证实我俩有驾照，
只是匆忙出差没带身上。最终，我们还是被
带回交警队，并勒令我们解下车上的密码
箱。我怕要扣留摩托，不肯从命，不断辩解。
到临下班时，交警依旧态度坚决说：“见驾照
放车，其余免谈。”

此时，我们面临着摩托被没收的危机。我
继续与交警沟通：“你不看《证明》说我们没驾
照，那我找车拉回柳州办火车托运，总该允许
吧？”人皆有恻隐之心，几经恳求，他最后悻悻
地说：“之前所犯怎么办？”“愿凭处罚！”我说
道。最后，交警按无证驾驶，开单罚款叁拾
元。交完罚款，从外面雇来一辆卡车，在交警
协助之下，摩托被抬上卡车，交警问我：“拉去
柳州多少钱？我说：“180元”交警连连摇头说：

“贵了，贵了！最多140元。”其实，我让司机将
摩托车拉出路口，帮忙抬车落地收费10元。

金城江遭遇大半天拖磨后，摩托落地又再
度启程。经川黔桂三省，历尽艰险，第六天下
午三点半抵达柳州。次日九时抵达茂名火车
站。从行李车上取下摩托后继续骑行，临近市
区，见交警在远处执勤，我连忙下车推行，摇摇
晃晃地没走几步。交警几声哨子，示意我过
来。到执勤处，他行礼后说：“请出示你的驾驶
证。”我从容地说：“哪有驾照？识开车就唔使
推得咁辛苦啦。”双方经过一番沟通，他见摩托
车上还绑有托运标签，令我推车闯红灯罚款5
元。交过罚款，推过路口的拐弯处，我俩骑上
摩托，一路幸无交警，一路顺畅到家！

驾驶摩托车长途驰行对我们是一场难忘
的经历。回望那段旅程，道路漫漫，险处横
生，想起年少轻狂，我心有余悸。如果时间
倒流，让我重来一次这样的冒险，我断然不
敢重蹈覆辙。

骑行回乡记
■ 杨绍精

我爸在村里经营着一家药材
铺，是爷爷遗留下来的。药材铺曾
经是海康县党组织交通联络点“瑞
星堂”药材店，它和爷爷一起参加过
抗日战争，如今被认定为革命遗址。

当闺女时，我喜欢闻各种药材
的味道，一有空就去药材铺帮忙。
那里有一个檀木做的匣子，也是爷
爷留下来的。匣子被油漆成玫瑰紫
金色，光滑、锃亮，正面雕刻着一棵
高大威猛的白杨树，茂密的枝叶下
面，竖排着四列字：乜候都想发猛猛
（意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迅猛地
生长），寒冬也能出新枝；长成栋梁
格外好，厚雪都难压得平。据说那
是爷爷创作的一首雷州话方言歌：

《白杨自勉歌》。
我不知道白杨代表什么，不知

道是否是爷爷的暗号，或者对他来
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抑或是他某
位同志的名字，但我特别喜欢这首
雷歌。每次读它，都能给我一种奋
发向上的力量，我就会情不自禁地
想起爷爷玉树临风的模样。

这个匣子是墨匣，里面躺着一块
墨锭，长方体，颜色黑得反光、发亮，
能照出人脸。这块墨锭除了研墨写
字，还有一个特异的功能——治愈流
鼻血，这是它与普通墨锭最大的区
别。方法是研磨墨水喝，每天喝1次，
一次一小勺，一次就能立刻止血，连
续喝三天，无论多么顽固的流鼻血都
可以绝后，从此不会再流。

我不晓得爷爷是怎样弄来这块
墨锭的，但我知道他懂医，曾经担任
过军医，扶贫济困，救死扶伤，挽救
了许许多多革命战友的性命。父亲
说他小时候动不动就流鼻血，爷爷
才弄来这一块墨锭，在陶瓷小碗里研
墨给他喝，之后就再也没有流过鼻
血。后来，爷爷也用这种方法帮助其
他流鼻血的娃娃。于是，这块墨锭
也和延胡、茯苓、菟丝子等等中药一
样成了药材铺里的一味“药方”，被
摆放在药物架上。爷爷去世后，父
亲接手药材铺，当然还有那块墨锭，
只是父亲从来不用它研墨写字。

小孩流鼻血是常见的事，因为
这块墨锭，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很少
流鼻血。慢慢地，越来越多人知道
墨锭的功效，都前来向父亲讨借。

但凡讨借者，父亲一一答应，大
家也会在两三天内还回，用过的人
没有谁不夸赞墨锭之神奇。最后，
墨锭就变得家喻户晓了。借墨锭的
人也就越来越多，连外乡人也都跑
来借用。

有一回，与我同住在一条巷子
里的山根叔借走墨锭，两个星期都
没还回来。父亲也不着急，碰到有
人来借，只淡淡地说：“已经借给别
人啦。”

我记得山根叔还墨锭时是夜
晚。他说还有急事要忙，把墨匣递

给父亲，便匆匆离开。父亲借着昏
暗的灯光扫一眼匣子，便接过来随
手放在搁物架上。过了好一会儿，
父亲像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连忙
打开墨匣，取出墨锭，放在电灯泡下
细看。看过后，父亲默不作声，又把
墨锭放回墨匣里。第二天，父亲没
带墨锭去药材铺，待到中午时分，他
又打开墨匣，取出墨锭，放在强烈的
太阳光下仔细观察，不停地变换着
各个角度观看。我没看出墨锭有啥
变化或是缺损，只见父亲检查完毕
后，又默不作声地把墨锭放回墨匣，
当场就把它们锁在保险柜里。

自那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带
墨匣和墨锭去药材铺。有人来借墨
锭时，我总听到父亲说墨锭被他搞
丢了。借的人无不惊讶、叹惜，然后
遗憾地边摇头边离开。我明明看到
墨锭是被父亲收藏起来的，为什么
他说弄丢了呢？难道是他不想借给
别人用了吗？我觉得父亲这样太自
私，便对他有了看法。每当听到他
跟人说墨锭不见了时，我就偷偷朝
他翻白眼。

一天夜里，我半夜醒来，无意中
听到父亲和母亲在争辩。

母亲说：“明儿我要带墨锭回娘
家一趟，我哥那囡囡老爱流鼻血，三
天两头地流，哥嫂他们都愁死了。”

父亲说：“墨锭不能再吃了。”
母亲问：“咋啦？为啥不能吃

了？”
父亲说:“不是我们家祖传的墨

锭了，是个新买的，不知啥材质，不
敢再让人吃，怕会中毒。”

母亲尖叫:“啥？被调包了？谁
那么缺德？我要找那人理论去。”听
得出来母亲很气愤。

父亲说：“别，也许是不小心摔
碎了，或是弄丢了，不敢跟我们讲，
又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才买个新的
代替。”

母亲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
“我不管！这可是稀世珍宝耶，那人
肯定是藏起来给自己私用了呗。你
告诉我，是谁干的？我要找他索要
去！”

父亲说：“别，别。鼻流血是小
事，心流血事可就大了。”

我百感交集，不仅仅是因为错怪
了父亲。更令我难过的是，爷爷那治
疗流鼻血的秘方就这样失传了。

时至今日，我们家一有小孩流鼻
血，母亲就唉声叹气：“要是那块墨锭
还在多好啊！也不知是哪个缺德鬼，
竟然……”每每这时，父亲总是淡淡
然：“身外物，莫要牵肠挂肚。”

后来我才知道，墨锭是爷爷立
功后组织奖励给他的，“白杨”两字
也是组织给他起的雅号。除了墨锭
还有一把军刀，如今已被收藏入博
物馆。我想，如果墨锭还在的话，会
不会也被收入博物馆呢？

一块墨锭
■ 谢锦英

春节前的一个深夜，右腹突然
袭来一阵绞痛，像一把钝刀在体内
缓慢地切割。我蜷缩在床上，冷汗
浸透睡衣，终于明白古人所言“痛
如刀绞”并非夸张。凌晨一点，妻
子搀扶着我跌跌撞撞进了茂名市
人民医院急诊室。B 超影像上，那
颗潜伏多年的肾结石终于露出狰
狞面目——它已从十年前体检报
告上的“小结节”长成了阻塞尿路
的顽石，周围还簇拥着几颗小石
子，像一支蓄谋已久的叛军，在我
的身体里发动了兵变。

住院部的走廊永远弥漫着消毒
水的气味，惨白的灯光下，病人们像
一个个缓慢移动的影子。我躺在推
车上，天花板上的荧光灯一盏接一
盏掠过，恍惚间想起《扁鹊见蔡桓
公》的故事。两千多年前的医者站
在君王面前，三次谏言，三次遭拒，
最终只能“望桓侯而还走”。历史总
是相似的，十年前体检时，医生指着
B 超影像说：“肾结石，虽然现在不
痛，但最好处理掉。”我笑着应下，转
身便将报告塞进抽屉，仿佛那只是
一张无关紧要的收据。

人总是这样，对潜伏的危机视
而不见。结石不痛时，它不过是体检
单上一个陌生的医学术语；可当它发
作时，却成了夜里辗转反侧时最真
实的恐惧。我们总以为疾病会像天
气预报里的暴雨，提前发出预警，可
事实上，它更像一场悄然而至的山
洪，等你察觉时，早已泛滥成灾。

56 床的李阿姨是从电白来的
渔妇，皮肤黝黑，手指关节粗大，一
看就是常年在海上劳作的人。医生
说要手术时，她攥着病号服的衣角，
声音发抖：“我这么瘦，能扛得住
吗？”她的儿女们连夜赶来，围在病
床边低声商量。大儿子翻着手机查
资料，女儿握着她的手说：“妈，现在
都是微创手术，第二天就能下床。”
他们轮流陪护，变着花样炖鱼汤、
煮粥。术后第二天，李阿姨就能扶
着栏杆慢慢走动了，她咧着嘴笑：

“还是儿女有用，比止痛针还灵。”
我的妻子每天中午拎着保温桶

匆匆赶来，里面有时是排骨汤，有时

是青菜粥。她一边帮我擦背，一边
念叨：“早叫你多喝水，偏不听。”孩
子趴在我床边，好奇地盯着输液管
里的点滴，问：“爸爸，药水是怎么跑
进血管里的？”我捏捏他的脸，忽然
觉得疼痛轻了几分。人在病中，家
人的陪伴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未
必能驱散所有黑暗，但至少让你知
道，自己并非独自面对漫漫长夜。

住院的第三天，我接受经皮肾
镜碎石手术治疗，结石被取出，而
我的腰上多了一个小小的伤口。
医生笑着说：“手术很成功，但以后
得改改生活习惯。”我点点头，心里
却浮现出过去十年里的无数个深
夜——熬夜赶方案、应酬喝酒、渴
了才想起喝水。我们总是把健康
当作理所当然的储蓄，肆意挥霍，
直到某天收到“余额不足”的警告，
才慌忙补救。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医院门
口的早餐摊热气腾腾。我深吸一
口气，忽然觉得能自由行走、能大
口呼吸，已是莫大的幸福。人们常
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大多数
时候，我们对待身体的态度，却像
对待一张透支不尽的信用卡。直
到某天，它突然冻结了你的消费权
限，你才惊觉，原来健康才是真正
的奢侈品。

这场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
过去十年对身体的漠视。结石虽已
取出，但它留下的警示却深深嵌进
记忆里。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永远放
着一杯水，手机里设了定时起身的提
醒，酒局能推则推。朋友笑我“怕
死”，我只是笑笑——只有真正疼过
的人才知道，健康不是用来炫耀的
资本，而是活着最基础的尊严。

回家的路上，孩子蹦蹦跳跳地
走在前面，妻子挽着我的手说：“今
年春节，咱们包饺子吧。”我点点
头，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洒在地
上，斑驳如碎金。这一刻，我突然
明白，生命中最珍贵的，往往不是
那些惊天动地的时刻，而是疼痛消
退后，一碗热汤的温暖，一双搀扶
的手，以及每一个平凡却无病无痛
的日子。

在疼痛与清醒之间
■ 周平

橘花飘香 碧云 摄

◎ 小小说


